
我的故事 ~ 7. 回报祖国
“澳大利亚和中国，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母亲，你问我

倾向于澳大利亚还是倾向于中国，就相当于你问你的小孩，你喜

欢你的父亲还是喜欢你的母亲。很难回答。”

我的老家在山西。1990年10月份，我作为国家教委派出的访问学者来到澳大利亚，过来

三个月以后，就拿到了澳大利亚奖学金，随后便转成私读，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完成

了学位毕业后便参加了工作。我所学的专业是工程化学，一直搞这个领域的设备咨询

工作，后来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股份，收入颇丰。我们现在是几个合伙人投标，投标

中标了，就做这个课题，然后就分包、生产，分四、五个件，有四、五个国家来生产

这个，在不同国家里做不同东西。因为有好多东西要做，但只有某个国家有认证资格

方才可以。所以一般是几国联合起来做。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经过多年

的摸爬滚打，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达成默契了。我和下属关系也很融洽。我现在住在

西澳大利亚珀斯，有两个孩子，家庭幸福美满。

实际上最初是应该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由于某种原因，去美国的名额取消了，就

转到了除了美加以外的任何英语国家。国家教委改派，就来到了澳大利亚。留在澳大

利亚，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教委不批准我留在澳大利亚，

要求我读书之后必须回国，澳大利亚政府给奖学金也不能拿。也算我运气好，国家政

策不久放宽了。当时邓小平发表了讲话，说让留学生来去自由，毕竟他们的根在中国。

最后我交付了800元的国家培养费，教委同意让我留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友

善的国家，很有耐心。人们会很细致地给你讲解诸如文化背景、规章制度等知识。所

以我也算日久生情，逐渐对这个国家萌生出一种好感。但是最初的六个月还是感觉比

较孤独，毕竟有文化差异。特别是我说话口音比较重，公司的同事最初听不懂，但时

间长了，也就慢慢适应了。澳大利亚人的语言容忍度是很高的。现在家人也过来了，

我们已经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但直到现在，好多澳大利亚的土语，我一看就发怵，真

的不懂，但是土语也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我要尽力去适应，因为毕竟是我选择

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接纳了我。

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能感觉到澳大利亚扑面而来的平和和友好。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

很好的导师，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很感激他。我刚到澳大利亚，他就亲自去飞机场

接我，并让当时经济很困窘的我在他家住了四、五天，最后帮助我找了一个学生宿舍

安身。我的导师退休好多年了，前段时间他得了癌症，但是控制得还不错，我们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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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一起吃过饭。当时的留学生会也处处照顾我。

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国度，这个曾经刻板地印在地图上或者在电视新闻

中一闪而过的国家。我感觉到了澳大利亚的先进和富足。在那个年代，澳大利亚就有

免费喝茶和咖啡的公共场所，能用微波炉热饭⋯⋯所有这一切，对于我都是那样新奇。

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闭关自守这么多年，真的需要向国外学习，来到澳大利亚之后

确实发现这里的科学技术比中国先进。

澳大利亚人工作很努力，认真、敬业，责任意识很强，从来不会走所谓的捷径。他们

会严格地按所有程序做完工程，所以工程质量从来不出现问题。我很佩服他们这一点，

也在向他们学习。他们可能会为利益而产生争执，但一旦签了协议，他们就会全心全

意、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来到澳大利亚，另一个感受就是他们的动手能力要比中国

人强得多。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实验室的管理员给你一本手册，你只能自己读手册，

琢磨如何操作这个设备，没有一个人给你讲解。除非你解决不了，找一个工程师，他

大致讲一下，但不会从头教你。中国正相反，仪器设备放在一个实验室，由专人管理，

你拿来样品，专业人员给你测试，生怕弄坏。我觉得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两国国

情不同。仪器设备对中国来说很贵，而人工费不高，所以让专人去管理设备，延长寿

命。而澳大利亚人工费很贵，澳大利亚一个工程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设备。

澳大利亚人也很浪漫多情。我们公司有一个董事，是澳大利亚人。他妻子是一个澳大

利亚画家。有一次，她快过生日的时候，他为了给她一个惊喜，把她的画悄悄地运到

中国西安，准备举行一次画展。他妻子的妈妈84岁，平生第一次离开澳大利亚去去中

国参加女儿的画展，庆祝她的生日。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画展当天，

他请了好多澳大利亚顶级的画家和西安的画家，并邀请西安文化厅厅长在一个五星级

酒店主持画展开幕式。晚上，举行画展的时候，妻子问：“你知道今天晚上是我的生

日吗？”他回答说：“我知道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宾馆里面吃一个便饭吧。”

最后，当我们打开这个厅这个大门进去一看，妻子惊呆了，她激动不已：“这全是我

的画！”在场一百多位嘉宾一起鼓掌。她的眼泪哗一下就流出来了。

来澳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所改变。我们从中国移居环境到澳大利亚是一个最

大的变化，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很多。但毕竟我的根还在中国，我也要积极为祖国做些

贡献。我们投标，在宝钢中了几个标，定量买他们的钢材、设备，有时候一个订单，

就要超过一亿美金以上。和他们一起吃饭，聊起来就说，他问：“你不回中国了？实

际上是中国对你的培养。”我就说：“是的，我也要回报国家。” 如果同样的情况下，

可能首先想的就是祖国，我们中国的产品现在质量也好了，价格优惠，有竞争力，这

是最主要的。

很多人说我是虽然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心里还是中国人。有一天，我和一个合伙



人看一场板球冠亚军争夺赛——澳大利亚对英国。他就问我：“如果今天晚上是中国

和澳大利亚比赛，你向着哪一方？”我告诉他：“你问的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你问你

的小孩，你喜欢你的父亲还是喜欢你的母亲，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

就应该尊重澳大利亚的法律。我觉得我已经基本上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可以这样说，

我在澳大利亚很自在。我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必然到一个自由的状态了。作为公民，

我很关心澳大利亚经济的走向，例如现在澳大利亚矿业有些疲软，石油、天然气发展

还可以，但是后劲不强。但农业、林业比较兴旺，所以澳大利亚的货币还是个平衡的

澳币体系。对于政府，我感兴趣的原则就是：这个政府应该是勤劳的、能承受压力的

政府，在救济金的发放问题上，我建议还是给他们加以鞭策为好。因为老拿救济金，

特别是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不能轻易给他救济金，因为这样会纵容他们的懒惰。

我更关注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亚人还是很认同这个多元文化的，虽然也有个

别人在谈到政治的时候，老说你是外国人、是华人，听不清等等。澳大利亚是个多元

文化体，是一个比较能容忍的国家，它的位置离亚洲是最近的，也最能接受多元文化。

如果承认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就是接受它的文化，把这个多元

文化排除出去，那么我就不能接受它的文化。因为我是中国人，多元文化对我来说尤

其重要。我力争正视西方和中国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中西方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差异

和偏见，因为两种文化骨子里就有差别。我和老外争执、讨论过，但是思维方式的不

同，无法达成妥协，最后不得不放弃。

有时候是双方达成妥协。比如，订单下到中国了，中国有自己的制度，如果不遵循生

意就做不成，老外就不得不放弃他的思维。但如果订单下到欧洲，就得遵循西方的思

维方式，所以就是看倾向性在哪边，商业性是以利益为主的。不管怎样，尊重都是第

一位的。其实，随着开放，中西方文化在逐渐靠近，但还是不同的。中国有好多文化

比较含蓄，要去感觉；西方就比较直接。

实际上，我身上有这种双重文化认同感。中国现在强大起来了，我的中国身份从以前

的劣势变成一种优势了。现在澳大利亚的小孩学中文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他们也认为

不和中国打交道会是一个劣势。因为中国现在在发展壮大，有强大的经济竞争力，所

以我越来越觉得会中文的重要性，也鼓励我的孩子努力学习中文。因为追根溯源，我

们毕竟是华人，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所以祖国的发展也牵动

着我们的心，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

是的，澳大利亚和中国，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母亲。人在澳大利亚就要做对

澳大利亚有用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她的公民。但是我毕竟又有中国的血脉，所以我

对待澳大利亚和中国就是像对待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有好多亲戚朋友问我：你觉得澳

大利亚是你的家还是中国是你的家？你老了以后回来怎么办？可能是我老了，思乡之

情很浓，也总是回家乡探亲访友。但是我走不动路的时候可能就留在澳大利亚了。在



澳大利亚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渗透到她的文化中来了。入土以后骨灰可能就留在这里

了。

不管如何努力，我跟孩子们在文化认同方面还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是由双方所生长、

生活的不同社会背景造成的。社会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及大，特别是幼年的时候。我

来澳洲的时候都快30岁了，但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中国的烙印对我的思维还有影

响。而我的孩子们在澳大利亚长大，他们的文化认同跟我们这一代人明显不同。他们

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澳大利亚文化。对中国的一些观点，我们有时候会产生不同的见

解。比如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府的一些措施策略等等，他们有好多是不认同我

的，他们认为中国在自由方面做得还是不够。但是我熟知中国的文化，在中国，过度

的自由就意味着滥用、误用自由。但是我从来不强迫孩子们。我对女儿说：你们代表

未来，我们代表过去，所以你可以存在，我也得存在，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也可

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

我不后悔我选择了澳大利亚，我感到我走过的每一步人生路， 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

都是充实而幸福的。


